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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研究型大学
科技创新范式的逻辑转向与实现进路  *

黄兆信，张泽园，刘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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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是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也是打造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自

立自强的重要支撑，其使命担当包括瞄准寻求重大原始创新突破、聚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锚定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三个方面。在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我国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需要在目标定位上实现

从注重“经济使命”向更注重“混合型使命”，在组织方略上实现从注重“自由探索科研”向更注重“有组织科

研”，在类型特征上实现从注重“节点式创新”向更注重“全链式创新”的全面跨越，以积极回应科技体系与教

育体系的系统性变革。立足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学校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发展上“寻突破”，

在提升产学研用合作核心竞争力上“谋先机”，在服务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战略上“下功夫”，将成为未来研究

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转向的实现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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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9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高校
有组织科研 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若干意见》，
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
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做出部署。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作为表
征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体系发展水平与发展方式的
制度实践，不仅体现了大学内部创新发展与运行的
根本规律，同时也反映了大学科技事业的总体进
程。历史经验表明，当一种科学技术理论体系发展
成熟且被广泛接受后，就会进入常规科学阶段，科
学技术便会陷入一种“范式”，而重大科技创新往
往来源于“范式之间的转换”，对于研究型大学而
言亦是如此。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的提出既是
研究科技创新过程的必然结果，也是更好地解释科
技创新对研究型大学影响的需要，其建立在对科技
创新规律和研究型大学创新行为客观认识和理解的
基础上。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在读人数规模已位居世界第
一，其内部科技创新体制与科技创新方法也正在发生

深刻的变革。随着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
支撑，必将对我国科技创新的发展环境与实现方式产
生全面而深刻的影响，也将对研究型大学参与并开展
科技创新的策略与方法产生系统而深远的重塑。我国
要努力建成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唯有对研
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的整体构思和总体布局进行重新审
视，把握科技创新“范式转换”背后所体现的全局性
与根本性变化，才能塑造新动能与新优势，最终实现
科技创新层级与能级的双跃升。基于此，本文主要立
足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的使命担
当，在探讨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的逻辑转向的基
础上提出实现路径，以期为后续有关理论与实践研究
的开展提供指导借鉴。

一、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
的使命担当

研究型大学作为高校高层次人才培养与科技
研发的重要承担者，不仅在我国知识创新体系中发
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同时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高校创新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1JZD057)阶段性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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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组成。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研究型大学科技创
新，需要处理好高等教育体系与科技体系之间存在
的支撑作用与互动关系，重点在瞄准寻求重大原始
创新突破、聚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
题、锚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三个方面肩负起应
有使命。

(一)瞄准寻求重大原始创新突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重大原始创新突破的

主要职责和使命多由各级各类科研院所承担。伴随
着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基础研究投入力度的
不断增大，主要科技创新研究单位在人员规模和
经费规模增长的同时，其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高
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的作用日益
显现，开始承担大量原始创新突破的科研任务，积
极推进一些关键核心技术的实现与突破。原始创新
是整个创新链的源头和基础，不仅需要紧密围绕国
家战略需求和科学前沿重大问题，形成科学的选题
机制和合理的资源配置机制，而且需要优化调整任
务布局和科技力量布局，不断优化组织模式和管理
方式[1]。研究型大学加强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标
志着我国科技发展已逐步跨越以引进吸收和规模效
应为主的阶段，正开启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
强国”的伟大征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
社会研发投入从2012年的1.03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
的2.79万亿元，研发强度从1.91%增长到2.44%。根
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显示，
我国排名从2012年的34位上升至2022年的第11位，
是唯一持续快速上升的国家”。与此同时，近10年
间，高校获得了全部10项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的
6项、全部自然科学奖中的67%[2]。不难看出，我国
研究型大学已在重大原始创新方面有了一定的突
破，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础研究主力军。随着国家
对原始创新和基础学科研究的投入力度逐步加大，
并注重支持开展应用牵引、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
未来研究型大学唯有加快科学研究范式和科研组织
模式变革，瞄准若干重大前沿科学问题，才能为科
技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二)聚焦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难题
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实现高质量发
展。这意味着我国发展正面临着质的飞跃和变革，
而科技创新是实现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核心动力。
研究型大学作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
突破的策源地，要主动发挥科技创新的优势，坚持
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聚焦攻克关键核心技
术“卡脖子”难题为着力点，展现科技自立自强的

使命担当。当前，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
国，同时也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当中
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但中国的科技发展却遭遇了
“卡脖子”问题。特别是诸如芯片、发动机、材
料、数控机床、工业软件等核心技术领域存在明显
短板，一些关键零部件、关键装备仍高度依赖国外
进口[3]。众所周知，“卡脖子”问题关键技术不同
于一般性的关键核心技术，不仅涉及产业链、供应
链的安全性，同时也兼具技术性、公共性、社会性
与安全性等特征。如果只在产业链的部分环节或创
新链的中下游努力，而不从源头上牢固掌握关键核
心技术的要领，就很难从根本上突破“卡脖子”的
局面。在我国从“世界科技创新大国”迈向“世界
科技创新强国”前列的关键机遇期与战略抉择期，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交织
的大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既要瞄准未来科
技和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又要加快战略高技术发展
和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充分保障国家发展的独立
性、自主性和安全性[4]。既要打造高水平科研创新
平台，鼓励学者瞄准国家需求推动创新型研究，又
要引导学者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
际问题展开研究。唯有如此，才能攻克关键核心技
术“卡脖子”难题，将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

(三)锚定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先后

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与发
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仍存在显著短板和
不足，并没有从根本上打破科技基础薄弱，关键领
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5]。伴随着国家整体经
济的崛起，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创新的双向互动和协
同发展愈来愈受到重视。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要充
分了解“国之所需”，加强谋划建设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积极承担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
家重大科技项目，打造“国之重器”，争取攻克更
多前沿引领技术、关键共性技术及颠覆性技术[6]。
当前，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席卷而至，我国
正在量子通信、航空发动机、深空深海探测、智能
制造和机器人、脑科学、健康保障等领域部署一批
重大科技项目，力图摆脱重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的局面[7]。研究型大学有责任有义务锚定服务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推进科技协同攻关，将创新优势
转变为发展优势，继续加大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
新力度，提升服务国家战略、服务现代化建设的能
力。总之，作为实现大学成体系服务国家和区域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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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需求的重要形式，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只有与区
域产业深度融合，在校地合作方面寻求新突破、补
短板、锻长板，才能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引
擎，并使我国在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中抢占先
机。

二、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
范式的逻辑转向

面向科技自立自强的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
式转换是对科技体系与教育体系系统性变革的积极
性回应，也是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提升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必由之路，暗含了未来我
国科技发展从“跟随型战略”向“引领型战略”的
战略转型。具体而言，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需
要在目标定位上实现从注重“经济使命”向更注重
“混合型使命”，在组织方略上实现从注重“自由
探索科研”向更注重“有组织科研”，在类型特征
上实现从注重“节点式创新”向更注重“全链式创
新”的全面跨越。

(一)目标定位：从注重“经济使命”转向更注
重“混合型使命”

组织使命是组织在社会大系统中所处的地位、
承担的义务以及扮演的角色，它决定着组织目标及
战略规划的制定。研究型大学创新的组织使命主
要表现为两个方面，这是由科技创新的内在逻辑
所决定的。一方面，科技创新主要通过形成新的
技术、新的产业形态来实现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向新
兴产业发展模式的转变，从而实现知识与技术的价
值增值。另一方面，科技创新的发展进程本身蕴含
着丰富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所需的资源，是实现科教
融汇、协同育人的重要载体。然而，无论是致力于
知识与技术的价值增值，抑或是面向创新型人才培
养，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旨在为达成经济发展目
标、实现经济增长而努力，其更多地体现为“经济
使命”。与之相适应，在以“经济使命”为核心的
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目标定位下，科技创新的领域
也天然地嵌套于市场经济体系之下，满足与迎合市
场中具有较高经济价值和附加值的产品成为科技创
新的主要追求。

在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
的组织使命已从注重“经济使命”转向更注重“混
合型使命”。所谓“混合型使命”是一种集“经济
发展”与“战略导向”为一体的组织使命，其超越
了经济单一向度发展的简单逻辑，转而面向更广泛
的战略价值追求[8]。这一目标定位直接衍生到从事
科技创新的主体的价值目标选择，表现为研究型大

学科技创新不只服务于社会经济效率与社会价值创
造，还必须致力于原始科技创新水平与国家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的提升。“混合型使命”将利益相关方
的多元价值诉求更好地纳入科技创新的战略视野，
以国家战略性需求为导向，以加快研究型大学科研
范式和组织模式变革为基础，有利于促进研究型大
学创新使命的转向，更好地服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
会发展面临的紧迫需要与现实问题，为加快建设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提供有力支撑。

(二)组织方略：从注重“自由探索科研”转向
更注重“有组织科研”

组织方略体现了研究型大学统筹谋划和推进
实施科研的基本方式和方法，是研究型大学建立
科学家之间分工与共享体系的基础。自中世纪大
学诞生伊始，“学术自由”不仅是一项重要的学
术活动原则，更是大学奉为圭臬的立身之本。其
范围上至“研究的自由”，下至“教授的自由”
和“学习的自由”[9]。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
国研究型大学鼓励并倡导科研人员和科研团队以
个人好奇心和科学兴趣开展自由探索科研，不仅
形成了良好的大学科研生态系统，同时也为我国
的科技事业与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
随着科技发展不断向宏观推进和向微观演化，大
科学时代颠覆性科技创新成就往往依赖于跨学
科、跨领域、跨组织的创新团队和大团队、大设
施、大平台资源的高效配置[10]。发挥“大科学”研
究范式的优势，必须进行顶层设计，凝练大科学问
题；而后对大科学问题进行有效分解和组织分工；
在实施推进阶段，对分解后自由探索研究结果进行
“重新组装”。科学研究正从兴趣导向的、纯学理
性的、自由探索式的研究逐渐过渡到应用指向性
的、学科交叉性的、资源依赖性的科研活动，并逐
步彰显出其对技术发明的引领作用以及对经济社会
发展的带动效应。为加强对科学研究的方向引导，
政府统筹安排和组织引导科研工作者瞄准国家重大
需求和战略目标，实施具有导向性和指向性科研创
新实践的“有组织科研”新模式[11]。

“有组织科研”作为一种新的科学研究组织框
架，是一种建制化的科研范式变革，更加重视以国
家战略目标导向的大科学、大工程、大装置的组织
实施。纵观美国战后研究型大学科研实力的卓越，
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健全的“有组织科研”体制。
20世纪70年代，美国高校中运行的有组织研究单位
大概有5000多个，美国大学容纳有组织研究的能力
不仅是战后大学研究体系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同时
也在社会的知识需求和大学研究人员的知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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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之间发挥了有效调节功能[12]。研究型大学通过
“有组织科研”能够组织有限优势力量开展长期深
入科研攻关，既兼顾每个子问题研究的独立开展，
又关照跨学科、跨领域的集成式研究，从而形成具
有整体性、系统性和突破性的理论成果。需要明确
的是，研究型大学加强“有组织科研”不是不重视
自由探索，而是在更好地发挥自由探索优势和特色
的基础上，围绕国家战略需求组织开展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和创新高地建设。为此，我国要进一步强
化团队建设和大军团作战意识，利用多渠道为党和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服务，真正将“有组织科研”打
造成为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三)类型特征：从注重“节点式创新”转向更
注重“全链式创新”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需求日益
迫切，以及科学技术活动本身呈现出的新趋势与新
特点，以学术人和学术机构自由探索为主的“小科
学”时代正在迈向由国家主导、社会各界力量共同
推动协同创新的“大科学”时代[13]。特别是科学研
究目标导向、学科交叉、合作竞争趋势的出现，使
得建基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需求之上的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问题来源和驱动力，
从而要求政府重视科学研究的整体布局和资助，由
此演化出对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的新要求，即
从注重以突破某项单独技术领域的“节点式创新”
转向为更注重“全链式创新”。“全链式创新”作
为一种集开放、协同、共享于一体的创新发展路
径，其主要特征表现为全要素创新、全流程创新和
全员创新三个方面。“全链式创新”体现了以网络
化知识交流合作为主要链接关系，以知识集聚和技
术创新为核心的高水平创新范式，不仅有利于提升
原始创新和源头创新能力，同时亦有助于形塑具有
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体系。

回顾建国以后我们国家取得的诸多“从0到1”
的伟大突破，无论是“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还是
C919客机的成功研制，都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开展
“全链式创新”的结果[14]。历史和实践证明，“全
链式创新”能够较好满足国家战略发展的重大需
求，在跨学科、知识或技术密集型领域开展工作，
以应对国家与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从而取得更大
的突破。可以说，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研究型大学
推动“全链式创新”不仅体现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同时也彰显了基于国
家能力与国家目标充分调动、配置、优化各领域经
济性与社会性资源，最终实现既定国家战略目标的
治理优势。以研究型大学“全链式创新”赋能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加强
顶层设计，以破解重大问题为导向，通过建立重大
平台，组建重大团队，集中优势科研资源开展持续
攻关；另一方面，还需要树立国家需要干什么就干
什么的理念，以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为导向，
发挥组织有序的优势，积极向世界传播中国声音、
中国理论、中国思想。

三、科技自立自强背景下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
范式转向的实现进路

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不仅蕴含了深刻的历
史文化逻辑，同时也彰显了新时代与时俱进、创新
发展的现实因素，已成为时代赋予大学的一个核心
命题。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
型的关键时期，教育、科技、人才的协同已成为创
新型国家发展的核心支撑。为破除机制体制障碍，
推进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转换，需要从微观层
面推动学校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发展，中观层面提
升产学研用合作核心竞争力，宏观层面服务国家和
区域创新发展战略入手，消解原有逻辑制约下的科
技创新发展方式。

(一)微观层面：在学校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发
展上“寻突破”

从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的微观层面来看，学科
既是科学知识和科学活动的建构方式，也是大学调
配资源的路径依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
从实际出发，逐步探索形成了以“学科”为本位的
学术体系、人才培养体系和大学治理体系，不仅在
国际高等教育中呈现出鲜明的特色，同时也为建立
世界上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发挥了突出作用。纵观
世界科技创新范式转换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科技
创新范式转换从来都不是无中生有，而是建立在科
技创新理论与实践世代延续且深厚累积的历史基础
之上。其中，最根本的经验就是传承科技知识以及
重视科学创新研究。承载着科学创新研究的优势学
科和特色学科是研究型大学学术高度和学术特长的
表征，亦是研究型大学发展的根基与出发点。在抢
抓科技创新范式转换主动权的道路上，科技创新与
学科的发展耦合程度越高，创新范式的转换就越有
可能实现。因此，立足并紧跟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
创新的发展方向既是研究型大学未来发展的必然走
向，也是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的根本之道。

推动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范式转向必须依靠
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创新，不断推动高校学科创新
发展和科技成果创造性转化，构建和完善更适应新
科技革命背景和新发展要求的新学科结构和学科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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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具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打破学科发展壁
垒，优化学科和研发布局，搭建基础学科交叉研究
的平台，鼓励和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加快培育新型
学术组织，构筑学术创新支撑基地，不断推动研究
型大学学科创新发展和科技成果创造性转化，构建
和完善更加适应新科技革命背景和发展要求的新型
学科结构和体系[15]。二是充分利用研究型大学优势
学科和特色学科基础研究深厚的天然优势，根据学
科知识结构和逻辑体系的演化规律，分析研判学科
领域在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可能的新的学科
生长点，通过提出制约国家创新发展中与本学科领
域紧密相关的重大科技问题，明确科技创新主攻方
向，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科
学决策依据[16]。三是发挥好学科评价和资源分配等
政策“指挥棒”的作用以推进学科建设，调整优势
学科和特色学科建设周期，设立优势学科和特色学
科建设专项和研究人才专项，鼓励引导科研人员积
极参与重大项目和重大任务攻关，同时深化科研经
费体制改革，给予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长期稳定、
可预期的经费支持和配套措施。

(二)中观层面：在提升产学研用合作核心竞争
力上“谋先机”

科技创新不能止步于实验室的科学探究，而
必须将研究成果通过市场化及时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用以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换言之，科技成果
只有在完成向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的
转化后，才能成为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历史实践表明，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与产学研
用合作是相互促进、彼此依托的关系。研究型大学
科技创新范式转换为产学研用合作升级乃至新兴行
业产业的崛起提供了理论先导和知识储备，反之，
行业产业变革及其创新发展又为研究型大学科技创
新范式转换创造了物质条件与旺盛需求。在科技自
立自强的时代诉求下，产学研用合作发展不仅肩负
着推动自主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全新
任务，而且也承载着将市场应用需求及时反馈研发
主体，推动自主创新能力快速提升的历史使命。当
前的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已经在战略需求、
市场前沿、技术资源、成果流动等方面为产学研用
合作提供了契机，研究型大学要主动与行业产业部
门和科技领军企业加强对接，弥合研发与市场、技
术与产业之间的鸿沟，走好有组织的产学研用合作
创新发展之路，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有
机融合。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随着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
主体地位愈加显著，产学研用合作的内涵和外延也

将随之改变，产学研用合作的中心将由大学、科研
院所逐步向企业转移。大学作为基础研究和人才培
养的策源地，应充分发挥多学科综合、人才聚集、
科研平台集中的独特优势，积极发挥好动力引擎作
用。具体而言，一是围绕国家和行业产业重大战略
需求，打造致力于重大关键科技问题的研发平台，
分层次、有重点地组织产学研用合作研究，加大对
产学研用合作研究的支持力度，强化研究型大学面
向重大关键科技问题的集成攻关能力[17]。二是研究
型大学可以通过与科研院所、企业互聘导师、研
究生联合培养、设立科研基地等方式促进人才培
养协同创新，依托共同参与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平
台或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组建共享服务平台等方
式实现深度合作，增进跨科跨界知识的积累与经
验的交流[18]。三是数字时代新形势下，研究型大学
一方面可通过委托研究、联合攻关、组建研发实
体、共建科研基地、产业技术联盟等多种形式积极
参与产学研用合作[19]。另一方面还可利用新型产学
研用联合攻关“揭榜挂帅”模式实现以需求引导科研
成果的供给与转化无缝对接，推动科研成果供给的质
和量的提升，将科研由实验室走向经济主战场。

(三)宏观层面：在服务国家和区域创新发展战
略上“下功夫”

随着当代科技发展所呈现的科学理论引领技
术和生产的新特征不断凸显，社会赋予了大学科技
创新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研究型大学逐渐成为引
领社会经济发展的驱动机[20]。与此同时，地区经济
的发展使得研究型大学与国家和区域创新的协调发
展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一方面，研究型大学要充分
发挥学科优势、科研优势和科技优势，加速创新融
合互动、融通互补，主动服务以北京、上海、长三
角和粤港澳大湾区等为核心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布局，支撑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21]。
另一方面，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要深层次融入区域
发展战略，聚焦科技创新协同和高质量发展，精
准对接区域发展重大规划和重点任务，积极发挥高
校“知识库”和“人才库”的双重作用，促进创新
融合互动、融通互补。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确立的
创新要素向集成度高、创新性强、效益显著的全链
式创新方向转变的价值追求为服务国家和区域创新
发展战略提供了基础，与此同时，国家和区域的创
新发展也反作用于研究型大学科技创新，要求研究
型大学统筹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
能，优化核心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提升科技
资源转化效率。我国要建设成为全球科技强国，真
正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必须要具备这种“范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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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意识和能力。
从整体来看，研究型大学需要着力提升竞争

力、创新力、贡献力和影响力，努力把科技创新这
个“关键变量”转化为国家和区域全面振兴、全方
位发展的“内在增量”，为服务国家和区域创新发
展提供高质量的科技和人才支撑。首先，要强化教
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在推动国家和区域创
新发展战略中的引领作用，完善跨院校、跨学科、
跨专业的科研协同创新机制顶层设计，瞄准世界科
技前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在科研项目布局进程
中推动科技创新范式的转换。其次，按照研发强度
大、利用效率高、要素供给多的原则，构建科技创
新与资源分配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激励约束机制，推
动有限的资源向高产高效的区域与领域集中，激发
科技创新范式转换的内生动力。最后，把科技创新
作为重中之重，综合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
境效益和研发技改能力等重要指标，探索建立以科
技创新为导向的评价指标与衡量标准，发挥积极合
理有序的评价导向引领作用，为科技创新范式转换
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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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ogical Turn and Realization Approach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radigm in Research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ng Zhaoxin, Zhang Zeyuan, Liu Wenjie

(Key Research Center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of Zhejiang Province Institute of Chin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Zhejiang)

Abstrac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building a powerful country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realizing a 
high level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 improvement. Its mission include seeking for major original innovation breakthroughs, focusing 
on overcoming the “bottleneck” problem of core technologies in key fields, and anchoring to serve the major strategic needs of the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elf-reliance and self- improve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radigm in Chinese research universities needs to shift from focusing on “economic mission” to focusing more on “mixed 
mission” in terms of target orientation, shift from focusing on “free research” to focusing more on “organized research” in terms of 
organizational strategy, and shift from focusing on “node innovation” to focusing more on “full chain innovation” in terms of the type 
characteristics, so a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systematic reform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ystem and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 critical period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eeking breakthrough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edominant 
disciplines and characteristic disciplines, seeking opportunities in enhancing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cooperation, and working hard in serving the national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will become the way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radigm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in the future.
Keywords: research univers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paradigm; logical turn; organiz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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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o We View ChatGPT’s Challenges to Education 
Feng Jianjun

(Institute of Mora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Jiangsu)

Abstract: ChatGPT is an intelligent robot chat program that lacks creative thinking,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moral judgment. It 
can change the form of education, but cannot change the essence of education. Future education is not about excluding ChatGPT, 
but embracing ChatGPT and moving towards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ChatGPT has advantages such as rapid access to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large amounts of text data,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real-time feedback, providing convenience and 
assistance for teachers in lesson preparation and students’ learning. However, it may lead to problems such as excessive focus on 
knowledge teaching, neglect of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cademic cheating, neglect of emotional experience, and one-sided human 
development. To actively deal with these problems, education should adhere to the basic position of educating people, cultivate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ability, reaffirm the concept of humanistic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 emotional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ethics education; Adhere to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ve labor, carry out 
labor education and leisure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Keywords: ChatGPT; education; comprehensive huma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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